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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成千上万种野草中筛选出45种菌草，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广泛用于扶贫和援外

“菌草鼻祖” 林占熺

■

本报记者 龙超凡

用漫山遍野的野草代替木材栽培香

菇、 木耳、 灵芝， 你相信吗？

我们知道， 香菇、 木耳、 灵芝应该

长在深山老林里。 野草里种， 行吗？

这可不是天方夜谭。

近日， 在第十届中国·海峡项目成果

交易会上， 教育部展区中的一个圆形展

台上摆放着茶褐色的香菇、 乳白色的玉

菇、 金黄的灵芝等美丽夺目的食药用菌，

引来人们频频驻足拍照。 人们或许并不

知道， 这些都是用以草代木栽培出来的。

坐在展台边的一位身穿白衬衣、 黑

西裤的六旬开外老者， 身材微胖， 貌不

惊人却神采奕然， 正与几名学生攀谈着。

这位老者， 便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

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林占

熺研究员， 是世界菌草技术的发明人，

被人们称作“菌草之父”、 “菌草鼻祖”。

事实上， 早在1986年， 林占熺便利

用山间野草———芒萁和五节芒成功种出

了香菇， 标志着以草代木种植食用菌完

全可行。 由于解决了用木材种植食用菌

导致生态破坏的“菌林矛盾”， 他获得了

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荣誉。

尽管研究菌草的初衷只是解决“菌

林矛盾”， 林占熺及其团队却把菌草产业

越做越大。 截至目前， 林占熺及其团队

可用45种野生和人工栽培的菌草栽培55

种食用菌、 药用菌， 并延伸至以草代煤

发电、 沙漠化治理、 扶贫和援外， 为菌

草学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野草里种出蘑菇

1943年， 林占熺出生于福建省龙岩

市连城县林坊乡的一个农民家庭。 从小

林占熺便目睹了革命老区农民的生活贫

困， 渐渐地萌发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

愿望， 以致他的高考志愿填写的全部是

农业院校。

林占熺如愿以偿。 1968年， 林占熺

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农学系， 被分配至福

建三明地区真菌研究所工作， 从事食用

菌研发和生产。 “用段木、 木屑发展食

用菌， 不断消耗森林资源， 最终必定会

诱发生态灾难。” 林占熺工作不久便发现

了菌林矛盾、 菌粮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

芒萁繁殖能力强， 满山遍野皆是，

林占熺儿时也曾用芒萁和面烙饼吃。 可

否用芒萁替代树木栽培香菇？ 1971年的

一天， 林占熺脑海里突然萌发出这个念

头。 询问三明真菌所的老同事， 得到的

答复是“没人做过， 可以尝试”。

后来， 林占熺被调回母校福建农学

院从事行政工作， 一干就是8年！ 而且，

他成为全校最年轻的处级干部。

再后来， 林占熺居然“弃仕从科”

了！ 林占熺说， 他始终没有忘记穷苦农

民， 而“从仕” 难以专心搞以草代木栽

培食用菌研究。

采访时， 林占熺回忆起真正让自己

狠下心来开展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研究

的事件： 1983年春， 他随同福建省科技

扶贫考察团来到革命老区龙岩长汀县，

见到了因生态失衡导致河流比稻田高的

“悬河”， 也目睹了不少老区人民的“一

贫如洗”。

回校后， 林占熺一头扎进野草育菌

的研究， 尽管他面临的是白手起家的窘

境。 林占熺说， 当时甚至不具备科研条

件， 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 没有正式的

研发单位可申请立项， 没有可供研发的

实验室， 没有研发资金与设备， 没有能

确保的研发时间……

没有实验设备， 就自己寻找最简易

的“替代物”。 林占熺找来了饲料粉碎

机， 将选中的芒萁粉碎作为培养基； 从

废弃的自行车上取下钢线， 磨光后作为

接种针， 向学校其他实验室借来了20支

玻璃试管， 用于培育菌种。

为了获得科研经费， 林占熺向上级

递交了“野草栽培食用菌” 立项报告，

但因尚不是正式科研单位， 报告被退回

来了。 林占熺并未泄气： “有为就能有

位， 只要能尽快拿出成果， 有关部门肯

定会鼎力支持的。”

林占熺把芒萁加工成食用菌培养基

后， 植入世界菇类产量第二位的香菇菌

种， 正式开始了“野草种菇” 的实验。

每天， 林占熺起早贪黑地做实验，

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人心疼地

劝他： “占熺， 你可不要玩命啊！” 林占

熺却微笑着回答： “要想在科学实验方

面有所发明、 有所创新， 仅靠正常的上

班时间是不够的， 不把业余时间好好挤

出来， 就别想有所突破了！”

一个个春秋过去了， 林占熺经历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他始终没能找到适

合在芒萁培养基上种植香菇的方法 。

“成功往往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 林

占熺并未放弃， 而是坚持日复一日地进

行实验。

1986年的一天， 林占熺在收拾实验

仪器时意外发现菌种瓶的瓶壁上长出了

一朵香菇， 这是用芒萁做培养基种出的

第一朵香菇！ 那一刻， 林占熺喜极而泣！

随后， 林占熺用塑料薄膜袋来栽培

香菇， 做了80筒， 分别用芒萁、 类芦、

五节芒等野草做培养基， 都长出了香

菇！

不久， 一份份检测报告传出了喜讯：

检测报告证明， 芒萁、 类芦、 五节芒等

野草的粗蛋白质及磷、 钾、 镁等矿物质

的含量， 均比传统栽培食用菌的杂木屑

含量高， 一般可高3至6倍； 这些野草不

仅可以替代木屑， 而且可以替代部分麸

皮、 米糠来栽培食用菌和药用菌。

“用野草栽培的食用菌， 不仅人体

必需的氨基酸含量较高， 营养丰富， 而

且风味不亚于用木屑栽培的菇类。” 林

占熺说。

菌草技术走出实验室

以草代木实验成功后，林占熺朝思暮

想的是尽快让菌草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

农村，让农民们学会用这项致富技术。

然而， 新技术推广何其难也。 早在

上世纪70年代， 我国便从国外引进了

“段木栽培技术”， 即栽培香菇都是用木

头或木屑， 这一技术已在人们头脑中根

深蒂固。

“解放思想不容易， 我自己也曾受过

传统做法的影响。” 林占熺有这样的切身

体会。 “过去的理论是种菇必须用干材

料，否则菌种会死掉。因此，福建早期用于

栽培香菇的木屑都是晒干后粉碎，于是自

己早期种菇时也把草晒干再粉碎，近年才

发现用鲜草效果更好。” 林占熺说。

福建尤溪县是林占熺推广成果的第

一站。 尤溪县是全国24个重点林业发展

县之一， 林业资源相当丰富。 林占熺说，

“尤溪县推广难度较大， 只要能证明菌草

同样能让尤溪县农民增收致富， 那么对

其他地方就有说服力了。”

1988年至1995年， 林占熺先后47次

赴尤溪县推广菌草技术， 举办了120多期

的短训班， 参加听课的群众近2万人， 他

的足迹几乎踏遍尤溪县的所有村落。 而

且， 林占熺没有收取分文讲课费。

其间， 林占熺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

是1989年的一天， 由于要指导10多个毕

业生的毕业论文， 林占熺在指导尤溪县

农户后， 急匆匆地坐上了回福州的长途

客运汽车。 汽车在山区崎岖不平的蜿蜒

小道上盘旋， 在一个急拐弯处， 汽车突

然失控， 朝一旁的山沟翻滚下去， 掉入

齐腰深的水沟里。 坐在汽车第二排的林

占熺只感到头部突然遭到一阵猛烈的撞

击， 便不省人事……

“老林！ 老林！” 林占熺听见助手吴

兆辉叫他。 林占熺说： “我听见了， 却

没法应答， 说不出话来……”

林占熺获救了， 但左肋骨断了两根，

而坐在他前排的2名乘客却在车祸中去了

“天国”。 手术后， 医生要求林占熺起码

在医院疗养、 观察7天。 想着与示范点农

民的约定， 想着他们打来的求教电话，

住在医院的林占熺躺也不是、 坐也不是。

“农民指望我们的菌草能帮他们早日

脱贫。 如果时机抓得好， 今年他们每户

起码可以增收2000-3000元。” 林占熺的

家人劝阻不住， 他们只好搀扶着还绑着

绷带的林占熺， 提前出院。 于是， 在医

院呆了4天后， 他跑到尤溪县去了。

功夫不负痴心人。 首批尤溪口镇、

梅仙乡两个试点乡镇， 共种植香菇5.23

万筒， 27个示范户全部获得丰收。 随后，

菌草作为科技兴农项目， 又在尤溪县14

个乡 （镇） 112个村全面推开， 共有

4236户农户参与示范生产， 当年完成

584.3万筒 （袋）， 产值1300多万元， 农

民纯收入899万元。

紧接着， “尤溪效应” 产生了 ！

1987年至1990年， 福建各地相继引进、

推广菌草新技术， 取得良好的效益。 据

当时的国家科委农村中心和福建省科委

组织验收的数字显示， 1991年至1995年，

福建共示范推广菌草食用菌12.39亿筒

(袋)， 累计增加值22.46亿元， 节约阔叶树

木材51.26万立方米。

这些骄人数字的背后， 也浇注了林

占熺弟弟林占华的鲜血。 在安溪县指

导推广菌草栽培技术时， 因锅炉爆炸，

刚读完硕士的林占华献出了宝贵的年

轻生命。

为什么让弟弟参与进来？ “我发现

野草栽培食用菌技术后， 自己感觉像是

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我的家乡闽西漫山

遍野都是芒萁， 要是老百姓都用它来栽

培食用菌， 让农民增加收入该有多好啊。

但是，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而新技术又

需要人来实践和推广。” 林占熺说， 弟弟

当时在外企工作， 是自己建议他回来为

老百姓做一点事情的。

林占华的献身， 成了林占熺心中永

远的痛， 也是继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命名菌草

1987年11月6日， 《福建日报》 “八

闽快讯” 报道了菌草技术， 这是菌草技

术第一次见诸报端。 “这是菌草技术发

源地在中国的有力佐证。” 林占熺说。

菌草技术的发明权属于中国。 这是

林占熺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

然而， 在菌草技术崭露头角之时，

这项中国发明成果差点被外国人买断。

因为， “绣球” 实在诱人。

1991年， 在广州召开的第二届专利

技术展览会上， 一个外国商人看中了林

占熺的菌草技术。 外商提出要林占熺到

国外工作， 给林占熺一个月工资8000美

元， 爱人6000美元。 那时， 林占熺月工

资只有100多元， 而且欠了3万多元的科

研经费。 诱人吧？

去还是不去呢？ 家人毫不犹豫说去，

周围的人也说“先去国外挣钱再回国，

会做得更好”。 经过再三考虑， 林占熺谢

绝了对方好意。 林占熺说： “我不能去，

去了菌草技术就可能不属于中国了。”

尽管菌草技术属于“世界首创”， 但

要真正走向世界， 也并非一件容易事儿。

林占熺决定通过参加国际发明竞赛， 让

国际公认菌草技术成果。

1992年， 林占熺被邀请去参加国际

发明展， 但单位没有这项开支， 也没有

这个先例。 想法超前的林占熺， 胆子也

超前， 他向人借了近4万元， 作为参展费

用。 展会上， 林占熺的“菌草代木代粮

栽培食用菌技术” 一炮打响， 不仅获得

金奖， 还荣膺本次展会唯一的一项政府

奖———“日内瓦州奖”。

林占熺清楚地记得， 当他返回福建

时， 时任福建省省长贾庆林亲切接见了

他， 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你付出心

血得到了大奖，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光荣，

也是全省人民的光荣。”

1994年， 林占熺再次被邀参加第八

十五届国际 （法国） 发明展， 他再次举

债前往， 又欠了4万元债务。 “当时工资

才100多元， 借债参展真的是需要勇气。”

林占熺说， 他要通过这一国际平台再次

向全世界宣告： 菌草技术是由中国人发

明的。

林占熺说， 他至今对那次获奖的一

幕记忆犹新。 当颁发给国外参展者的大

奖———“国土整治规划部奖” 时， 主持人

念道： “获得这一奖项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参展者林占熺， 请上台领奖。” 林占

熺不懂法语， 没听出来。 第二遍， 林占

熺听出似乎是在叫自己的名字， 但又担

心听错了， 怕闹出笑话， 不敢走上台。

主持人第三遍宣布时， 一位懂法语的华

人用汉语叫开了： “林占熺先生在哪里？ 你

得奖了， 快上台领奖！” 林占熺这回听清楚

了， 快步朝领奖台走去。

轮到获奖者讲话时， 不善言谈的林占熺

激动地说： “我是来自中国福建省的一位

发明者。 作为一个中国的发明者， 能在这

里获奖是值得高兴和庆贺的， 但更值得高

兴和庆贺的是自己的发明能在世界上得到

广泛的应用。”

虽然屡获国际大奖， 林占熺仍致力于为

菌草正名。 1996年， 首届菌草业发展国际

研讨会在福州市举行。 林占熺感到， 这正是

给菌草一个准确的界定并取一个世界通用的

名字的好机会。 会上， 由他提出的对菌草、

菌草技术、 菌草业的界定得到与会专家学者

的认同， 菌草也以汉语拼音“JUNCAO”，

作为国际通用名字。

事实上， 菌草技术在国内也很“吃香”。

菌草技术项目先后被列入国家级星火重中之

重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科技扶贫首选项目

等， 在全国31个省 （市） 388个县推广， 成

为当地扶贫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福建省委、 省政府领导们更是对菌草技

术高看一眼、 厚爱一层。 2000年， 时任福

建省省长习近平提议拨出省政府财政专款

100万元， 支持在福建农林大学设立“福建

省菌草科学实验室”， 使中国有了第一个有

关菌草的实验室。

2011年年底， 国家菌草工程技术中心

正式落户福建农林大学， 标志着中国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菌草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菌草援外

2009年2月，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团访

问斐济期间，看到这个国家食用菌需求很大，

特向该国领导推荐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

发明的菌草技术。2011年9月，中斐两国政府

签署了中国援助斐济菌草项目换文协定。

“我们将在斐济创建一个象征中斐友谊

的菌草生产示范基地。” 今年2月， 林占熺第

二次远渡重洋前往斐济， 去履行国家交给他

的一项新的菌草援外任务。

菌草援外， 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 对于

林占熺来说， 菌草援外任重而道远。

据介绍， 1994年， 菌草技术被国家商

务部列为发展中国家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1997年， 菌草技术就被列为援外项目。 我

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于1998年换文确

定， 把菌草技术列为中国援助巴新的合作项

目。 此后， 福建省与东高地省又签署了 《福

建省援助东高地省发展菌草、 旱稻生产技术

项目协议书》。 东高地省菌草项目示范点气

温白天高达摄氏50多度， 晚上低至6-7度，

给菌草生产带来新的难题。 如何解决？

林占熺一行自己动手就地取材， 因陋就

简地搭建起菇棚、 菇架等生产设施， 克服困

难菌草育菇。 白天， 他们顶着烈日， 跋山涉

水， 四处奔波， 调研考察当地草本植物资源

及气候条件； 夜晚， 他们伏案在摇曳的煤油

灯下查找资料、 整理数据， 寻找新技术本地

化的最佳方案。 很快， 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

保持土壤温度的新栽培技术———阴畦复土栽

培法， 并选用当地丰富的野草和咖啡壳作为

生产原料， 成功地栽培出各种菇类。

与此同时， 林占熺在菌草基地开设培训

班， 分批培训了数百名技术骨干。 林占熺亲

自为学员们讲课， 还带着学员来到野外， 手

把手地教他们如何识别各种适用种菇的野

草， 怎样做好菌草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菌草

生产很快从鲁法示范基地扩展到巴新的三省

十区， 种出的菌草产品畅销巴新的莫尔斯比

港、 莱城、 哈根等地。 许多农户通过菌草生

产获得丰厚的收入， 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

林占熺说， 在巴新、 南非、 莱索托、 卢

旺达等发展中国家， 一个农民种10平方米

菇， 一年可挣3000至4000美元， 是当地人

一般收入的２倍以上。 菌草种菇管理简便，

当地农民只要往菌床上浇水管理7天后就可

以采收食用菌， 他们把菌草项目喻为“来钱

快” 项目。

“扶贫、 援外工作都是在各方面条件比

较艰苦的地方进行， 菌草科技人员长期身在

异国他乡， 舍小家为大家， 顶烈日、 冒风

沙， 与酷热、 干旱、 寒冷等恶劣的自然条件

相伴， 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承受着不稳

定环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林占熺说，

他的团队中， 有的同志已经连续11年春节在

国外度过， 有12位同志在宁夏连续工作了

10年以上。

即使这样， 林占熺的同事、 学生纷纷加

入扶贫、 援外等项目， 女儿林冬梅也从国外

归来。 林占熺说： “我早年学的是俄语， 而

菌草国际化需要英语人才。 冬梅在新加坡留

学且已经考上新加坡教育部门的公务员， 一

直在回来和不回来之间犹豫， 但看到我工作

很忙很累， 决定回来帮助我。”

据介绍， 菌草技术先后19次获得国内国

际大奖， 并获14项发明专利权。 福建农林大

学菌草研究所已先后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卢

旺达、 莱索托、 斐济等国实施援外项目； 与

南非、 巴西、 马来西亚等国政府机构建立了

合作关系， 并建立菌草技术示范培训基地；

先后在国内外举办菌草技术培训班49期， 为

86个国家培训了专家、 官员及农技人员

1527人。

虽然扶贫与援外繁忙， 但林占熺始终致

力于菌草科学研究。 菌草技术也已从当年的

栽培食用菌， 发展到如今的保持水土、 发电

等， 成为具有经济、 保健、 生态、 能源、 文

化五大功能的新型产业。

早在1993年， 林占熺在福建长汀县试

验种植菌草， 当年地表径流减少30%， 土壤

侵蚀量减轻78%， 每公顷水土流失地每年减

少土壤侵蚀60-70吨。 2011年， 林占熺在福

建建立18个试点县， 共种植菌草6000多亩。

结果证明， 菌草的根量大， 网络土壤的效果

好， 蓄水保土能力强， 能够有效保持水土，

并提高土壤的肥力， 改善生态环境。 2010

年在宁夏中部荒漠干旱地区种植菌草亩产鲜

草达4万斤； 2011年在西藏米林县种植菌草

治理流沙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1年在卢旺

达尼罗河上游种植菌草治理水土流失取得显

著成效； 2012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和连城县

种植菌草治理水土流失又有新的进展。

这两年， 林占熺正在着手研究如何利用

菌草技术帮助内蒙古、 宁夏等地保持水土，

防止沙漠化。 林占熺说： “把菌草技术用于

沙漠化治理， 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做成的事

情， 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小传

他为何选择做

“拼命三郎”

■

龙超凡

2006

年， 我第一次到福建农林大学采访

林占熺研究员 ，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菌草 。

其时， 菌草研究所 “依偎 ” 在福建农大校

门口的一座小山脚下， 山上则种植着菌草，

还有食用菌培育棚。

采访中 ， 林占熺带我认识了两米多高

的巨菌草， 并见识了利用菌草种植出来的

香菇、 灵芝等食用菌。 那一刻 ， 我感觉菌

草技术太神奇了。

这几年来， 我一直默默关注着林占熺，

关注着菌草技术 。 几次 “偶遇 ” 林占熺 ，

他要么站在领奖台上， 要么在推广菌草技

术。 而听人提及林占熺， 则总是说他最近

又获得什么大奖， 或是菌草技术鼓了农民

的腰包。

不久前的采访 ， 林占熺告诉我 ， 他至

今仍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 ， “感觉菌草

科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事实上， 林占熺

多年前便手拿奖杯、 头戴光环 ， 获得中国

专利局优秀专利、 法国国土整治规划部奖

等数十项奖励， 并获得了中国十大扶贫状

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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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荣誉。 可以说 ， 凭借任何一项

奖励或荣誉， 他都吃穿无忧 ， 不必再忙碌

于田间地头、 奔走于山川大地 。 他为何会

选择做 “拼命三郎”？

林占熺说 ， 早年研究条件极差 ， 甚至

不具备研究条件， 但还是成功发明了菌草

技术， 因为自己开展菌草研究的初衷是帮

助农民致富， “这些年， 我始终没有忘记

农民， 没有忘记穷人， 没有忘记为老百姓

而研究， 这一点始终没变 。 所以 ， 我提出

了要把论文写在农民的口袋里”。

心系农民天地宽 。 几十年来 ， 林占熺

让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学会了菌草技术 ，

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而菌草也发展成

为一门学科、 一个产业。

然而 ， 对于林占熺来说 ， 推广菌草技

术的路并不平坦舒适， 甚至异常坎坷难行。

菌草扶贫过程中， 林占熺在车祸中断了两

根肋骨， 四次闯过了 “鬼门关”， 其弟弟林

占华更是为菌草献出了宝贵生命。

即便如此 ， 林占熺仍未退缩 ， 从不言

弃， 圆满地完成了有关项目 。 如今 ， 由中

国商务部或福建省政府出资主办的国际菌

草技术培训班， 已培训了来自五大洲

80

个

国家的专家、 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数千名，

受益的农民遍布五洲四海。

这， 便是世界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熺，

一个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的人 ， 一个致力

于让农民脱贫致富的人。

手记

1943

年， 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林坊乡。

1968

年 ， 毕业于福建农学院农学系 ，

下放福建宁化水茜公社杨城大队插队。

1971

年， 提出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

1973

年， 在福建宁化发现茶新菇、 连

城发现朴菇、 在宁化安远发现盾形木耳。

1986

年， 用芒萁、 五节芒、 类芦等野

草以草代木栽培香菇等食用菌获得成功。

1991

年， 获第二十届日内瓦国际发明

展日内瓦州政府奖及金奖。

1992

年起，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3

年

4

月， 赴日本金泽县加贺市实施

与日本的菌草技术合作项目， 中国首次将农

业技术专利使用权转让给日本使用。

1993

年

-2007

年， 任福建省政协第七、

八、 九届政协委员。

1994

年

4

月， 获第八十五届国际发明展

法国内政部国土整治规划部奖；

12

月， 获

专利新技术博览会金奖。

1995

年， 获中国十大扶贫状元称号。

1996

年， 提出并实践 “用水调温” 法，

已在中国福建、 日本仙台、 巴西圣保罗各地

广泛应用。

1997

年， 提出 “用土调温保湿法”， 首

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应用， 现已在我国和非

洲的南非、 卢旺达、 莱索托等地广泛使用；

获中国农村科技杰出人物称号。

1999

年， 首次在宁夏贺兰山下黄羊滩

的荒漠地上种植菌草， 当年亩产鲜草

2.4

万

斤， 已在银川永宁县、 盐池县、 固原市等地

应用， 为荒漠治理开拓新方向。

2000

年， 出版著作 《菌草学》， 应埃及

农业部邀请访问埃及， 提出中埃沙漠菌草业

方案。

2002

年， 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2006

年， 获 “联合国国际生态科学院

院士” 称号。

2011

年 ， 获全国扶贫先进个人称号 ，

担任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

2012

年， 获海西产业人才高地创新团

队领军人才称号。

面

孔

2008

年，莱索托成立妇女菌草生产合作社 林占熺种植的灵芝

2009

年林占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2011

年

7

月， 林占熺赴西藏探索如何用菌草治理流沙。

资料图片

林占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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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高的巨菌草


